
双台看红叶红叶红叶
■陈昌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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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到秦巴，山色含情。本版三篇散文，各有滋味：作者或借竹山红叶，串起古洞、古

寺与红色旧址，载着乡思与史韵；或铺展房县西河秋色，于斑斓光景里感悟生命从容、

人间清欢；而一场不期而遇的张湾乡野漫游，则藏着田园本真与人情温热。山水秋色、

烟火故人，皆是故土动人篇章，邀读者共赏这片大地的秋光与温情。 ——编者

原是要去张湾区柏林镇的老母荒爬山
的，车子却一拐，弯进了叶湾。也罢，横竖
都是闲游，哪里不是去处？

乡村的小路幽静得很，两旁瓜果竟“占
道经营”起来。丝瓜、葫芦之属，攀援于篱
笆之上，垂挂下来，几乎要扫着行人的头
顶。伸手一够，便能摘得一个。我想，这大
约便是所谓“唾手可得”了。

各家院子里，枣树、柿树都结得极盛，
枝条被果子压得低垂，显出谦逊的姿态。

路是崎岖不平的，车轮碾过，颠簸得厉
害。忽而一个转弯，几棵高大的杉树直指
云霄，前面露出一座红墙黛瓦的寺庙来。
可惜后方修路，挖断了山脊，使这庙宇显出
几分荒凉破败之相。据说已被列为危房，
要在别处重建了。庙旁的草木却格外茂
盛，狗尾巴草长得比寻常所见大了足足一
倍；葛根藤蔓纠缠，绿得发亮。

走走停停之际，老友忽然想起一位朋
友似乎就住在这附近。摸出手机一问，果
然不远。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是热络，邀我
们去家中用午饭。于是车子又拐了几个
弯，停在一处看似平常的院落前。

刚停好车，男主人引我们到枣树下，手
持长竿，为我们打下许多枣子来；女主人招
呼一声就钻进了厨房，不多时便传出锅铲
相击的清脆声响；家中那个五六岁的少年
独自骑着单车在院中兜转，好不自在。

这院子外表朴素，内里却大有玄机
——道路两侧植着桂花树，还有一排排红
豆杉，红艳艳的果子缀满枝头，俨然一个微
缩的果园。枣树一侧，又有石榴、杏子、樱
桃树、柿子，各占一方，疏密得当，显然是主
人用心布置过的；花也不甘示弱，太阳花、
向日葵、玫瑰花争相绽放，各显其能。最妙
的是后院，竟用两个废弃的冷链车厢拼成
了一间茶室，兼作歌厅之用。想来夜色中
在此品茶唱歌，必是极风雅的乐事。

坐在院中石凳上，听风过树梢，嚼着刚
摘的脆枣，满口清甜，确是浮生半日闲。正
惬意间，女主人忽然解下围裙，挎起竹篮往
田垄去了。不多时便回转来，篮中横七竖
八躺着丝瓜、冬瓜，顶着午间的暑气，却个
个青翠鲜灵，水嫩得掐得出水似的。

稍顷，厨房里的香气一缕一缕漫出来，
勾得人挪不动脚。待到开饭，满桌时蔬鲜
果，红的番茄、青的南瓜、碧的青椒，都是刚
从藤上摘下、土里刨出的，素炒很甜，凉拌
也脆，一箸入口，满嘴都是田间的烈阳与地
气。荤菜虽只三四道，却是地道的家常烧
法，浓油赤酱，炖得酥烂入味，就着白米饭
连下两碗还意犹未尽。这一顿忙活，不丰
盛，却扎实；不隆重，却熨帖，满满当当都是
主人的热忱。

饭后告辞，男主人又抱来一袋枣子，不
由分说塞进我们怀里，女主人笑着摆手，直
说再来再来。车子拐上大路，后视镜里，两
人身影渐渐小了，却还立在门口挥着手。

回程路上，我忽然想，这世间许多好去
处，本不在计划之内。若一味盯着既定路
线，反倒错过了那些不期然的拐弯。而人
生最可回味的，往往就是这些偏航——偏
出去的那几步，恰是风景最深处。

金秋十月，天地间最醉人的风景，莫过于这被
山河浸染的壮丽画卷。

当第一缕秋风拂过房县西河之畔，整座县城仿
佛被唤醒，悄然披上了一袭浓墨重彩的锦袍。信步
于河畔，脚下的落叶沙沙作响，如同大地在低语，诉
说着季节更迭的深情。抬眼望去，天是新的——那
深邃而高远的蓝，澄澈如洗，仿佛能容纳世间所有
的梦想与希望；地也是新的，秋色以其神奇的画笔，
将山河点染得层次分明、斑斓如画。

一城的绿树在秋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清新明
朗。它们虽未完全褪去夏日的繁茂葱茏，却在枝头
悄然点缀上了金黄与绯红，像是大自然在季节流转
中留下的温柔印记。银杏叶如金箔般在风中轻舞，
杏树的枝桠间挂满暖黄的光晕，松柏依旧苍翠，挺
立如守护者，而最夺目的，莫过于那些在秋风中肆
意燃烧的枫叶。那一片片红叶，红得如火如霞，似
燃烧的火焰，仿佛不是凋零的前奏，而是生命在谢
幕前最辉煌的独白，向世人诉说着不朽与辉煌。

这红的是枫叶，黄的是银杏，绿的是松柏，蓝的
是苍穹。红黄蓝绿的交响，浓郁得化不开，将眼前
的金秋汇聚成一幅锦绣山河图。这不仅是视觉的
盛宴，更是一种生命力的轮回与展示——繁华与落
幕皆是风景，盛放与凋零皆是成全。深秋的房陵大
地，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季节的故事，每一片叶子
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让人不禁沉醉在这如诗如画
的秋色之中，感受着大自然赋予的宁静与美好。

大自然用这种极致的
方式告诉我们：生

命从不因季节的更替而减损其价值，反而在每一
个阶段都绽放出独特的光彩。正如秋日的树木，
即便知晓寒冬将至，仍拼尽全力去完成自己一生
的责任，将最后的色彩挥洒得淋漓尽致。这何尝
不是一种生命的尊严？何尝不是一种对时光最深
的敬意？

哲人曾言：“开心的人，看山如画；知足的人，饮
茶香甜；快乐的人，走路带风；健康的人，无惧年
华。”在这房陵的秋色里，我真正读懂了这句话的深
意。山河无恙，草木含情，我们亦当如此，心怀豁
达，无惧岁月流转。不必哀叹“悲秋”之语，不必伤
感“落叶”之辞。秋，不是衰败的象征，而是成熟的
礼赞；不是终结的序曲，而是沉淀的开始。

十月的金秋，终是醉人，醉在这烟火四季的平
凡幸福中。我们追逐远方，却常常忽略身边的温
暖；我们渴望辉煌，却忘了生活本真的模样。而秋
天，以它独有的方式，将我们拉回地面，让我们看
见：原来，幸福不必远求，它就在一粥一饭之间，在
一呼一吸之中。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但在这房
陵的十月，愿我们都能留住这份秋色，留住这份感
动。在岁月的轮回中，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沉甸甸
的幸福——那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敬畏，对
平凡的珍重，对未来的笃定。

秋色赋房陵，人间共清欢。愿我们如秋叶般绚
烂，如秋阳般温暖，如秋酒般醇厚。在这深秋的画
卷里，寻得内心的宁静与丰盈，然后，带着这份醉
意，继续走向下一个春天。

霜降一过，山那边就有人喊我了。喊我的不是
人，是坡上那一片红。

双台乡是我的老家，也是竹山的北大门，在秦
巴山脉沧浪山脚下。老辈人讲，这里是“一脚踏两
省，五步走三县”。北星河从山里淌下来，是堵河的
大支流，绕村向南，汇进堵河，再入汉江。河水清得
能数见底下的石头；可一到深秋，人的眼睛就不在
水上了——两岸的山坡一夜间变了脸。

双台的红叶，不是一种树撑起来的。黄栌树、
枫树、黄楝树，还有崖上的老柏，入秋一齐由绿转
黄、转红，漫山遍野。神农架的枫叶全树通红，红得
叫人屏息；柿叶红得温和，还有柿子相伴。而双台
的红叶偏不肯纯粹：霜一打，一片叶常只红半边，另
半边倔着不肯褪那点黄绿；红得繁密处，又缀着白
生生的柏实，像谁在枝头撒了一把碎米。红、绿、白
挤在一处，反倒耐看。

我每年这个季节就抽空回来，拍摄家乡的红
叶，成了一种兴趣。早先用卡片机，电池不经冻，拍
几张得揣怀里焐一焐；早几年换了佳能 5D4，一年
比一年拍得更勤了。

和美乡村建设，乡里的环境变了，路也变宽变
顺了。从前出山走鲍竹路，一弯一弯盘到人发晕；
如今G242国道穿境而过，还修通了一级路，到县城
三十八公里。我就拿红叶当线头，把双台的历史景
观也看个遍，也拍个遍。

先到台子村的学堂洞。青石板路藏在密林里，
绕过村委会、辩日亭，洞口挂在峭壁腰上，洞深三十

多米，天生一道石阶像讲台。相传孔夫子携颜回路
过，遇雨躲进来，索性开坛讲学，洞因此得名。洞里
一脉清泉，捧一口凉彻肺腑；洞口右侧七十米的瀑
布直跌下去，风一吹，水雾里全是翻飞的红叶。

再顺北星河往上经向山村翻过山，是茅塔寺村
的石佛寺。钟鼓楼，念佛堂，檀香一缕；钟声一响，
满山叶子像被惊了一下。烧完香的婆婆也举着手
机抓拍，说是发给朋友看看。

最大的看点是南口村田沟的张振武故居。清
咸丰年间的四合院，坐南朝北，依山而起，屋基下
砌着两丈高的石岸，我们叫阶沿坎。墙上四个字：
天下为公。光绪三年正月初七，张振武生在这屋
里，二十三岁离乡，散尽家财充革命经费，做了武
昌首义元勋，与孙武、蒋翊武并称“辛亥三武”，三
十六岁被害于北京。章太炎挽他：“英雄正自粗
疏，亦当宥之十世。”如今这里挂了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的牌子，娃娃们系着红领巾来，在天井里仰头
看那一线天。

往年这时节，坡上只有本乡里几个娃在树下疯
跑；如今扛长枪短炮的、放无人机的，还有穿各色衣
裳在叶底转圈的游客，把山道都走热了。谁路过老
屋，都被喊一声：“进来喝口热的！”

我选几张照片发网上，配几句随笔。有人问
路，我就细细回：哪个口子下，哪个村拐弯，哪片坡
红得最早。人家问的是路，我答的是叶。

红的哪里只是叶呢？是洞口那面坡，是寺后那道
梁，是先烈院里那片天。红叶年年红，年年不一样。

秋醉房陵
■贾海燕

拐弯遇田园
■陶敏


